
香
港
四
個
年
度
頒
獎
禮
已
全
部
舉
行
完
畢
，
各
個

獎
項
亦
已
塵
埃
落
定
，
衍
生
的
是
是
非
非
纏
繞
了
多

天
。高

度
惹
火
的
陳
奕
迅
，
連
環
燃
點
火
頭
，
矛
頭
都

指
向
容
祖
兒
、
古
巨
基
和
林
㞒
。

當
然
所
有
火
頭
都
源
自
記
者
，
記
者
對
陳
奕
迅
說
，
容

祖
兒
在
四
個
頒
獎
禮
共
得
十
六
獎
項
，
贏
了
得
十
二
獎
項

的
陳
奕
迅
，
但
事
實
是
因
所
屬
的
唱
片
公
司
與
無
㡊
版
稅

問
題
才
剛
表
面
解
決
，
陳
奕
迅
的
歌
根
本
無
可
能
入
﹁
勁

歌
﹂
榜
，
即
是
說
陳
奕
迅
少
了
一
個
頒
獎
禮
的
獎
項
，
這

樣
被
指
輸
，
陳
奕
迅
當
然
不
服
，
但
他
沒
婆
婆
媽
媽
地
去

細
說
甚
麼
三
個
四
個
頒
獎
禮
，
因
為
記
者
根
本
是
知
道

的
，
他
外
號
﹁
吹
神
﹂
非
浪
得
虛
名
，
自
有
他
的
一
套
方

法
回
應
，
他
指
自
己
是
大
中
華
、
國
際
級
歌
手
，
跟
劉
德

華
、
張
學
友
是
朋
友
，
大
家
將
之
解
讀
為
暗
嘲
容
祖
兒
非

大
中
華
非
國
際
級
歌
手
。
容
祖
兒
被
問
回
應
時
，
半
開
玩

笑
指
陳
奕
迅
是
爛
片
王
。

事
實
是
容
祖
兒
和
陳
奕
迅
多
次
合
作
，
是
朋
友
，
他
們

刀
來
劍
往
是
平
時
大
家
鬥
嘴
鬧
㠥
玩
的
對
答
，
可
是
當
對

㠥
傳
媒
說
，
傳
媒
就
算
如
實
報
道
，
但
大
眾
沒
看
到
沒
聽

到
當
時
的
語
調
表
情
，
單
看
白
紙
黑
字
，
事
態
便
變
得
嚴
重
，
升
級
成

是
非
，
對
陳
奕
迅
和
容
祖
兒
形
象
有
損
，
亦
失
了
大
將
風
範
。

陳
奕
迅
和
容
祖
兒
貴
為
天
王
天
后
，
實
不
應
公
開
這
樣
鬥
嘴
。

至
於
古
巨
基
，
因
他
表
示
不
想
出
席
頒
獎
禮
，
傳
媒
問
陳
奕
迅
是
不

是
少
了
威
脅
，
陳
奕
迅
支
吾
回
應
，
大
家
便
覺
得
他
在
暗
示
基
仔
未
夠

級
數
，
其
實
陳
奕
迅
高
，
不
表
示
基
仔
低
，
娛
樂
圈
千
變
萬
化
，
今
早

是
你
的
天
下
，
午
飯
過
後
可
能
便
變
天
，
娛
樂
圈
不
是
只
爭
朝
夕
，
而

是
一
場
耐
力
戰
，
所
以
基
仔
也
不
宜
說
﹁
今
年
不
領
獎
﹂
的
洩
氣
話
。

貪
玩
的
陳
奕
迅
又
扮
林
㞒
招
牌ch

ok

樣
拍
照
，
被
指
嘲
林
㞒
的

︽C
hok

︾
得
︽
勁
歌
金
曲
︾
金
曲
金
獎
，
是
質
疑
主
辦
無
㡊
偏
心
寶
貝

仔
，
其
實
又
何
止
陳
奕
迅
，
傳
媒
更
用
行
動
表
達
，
每
遇
藝
人
都
必

問
：
﹁
有
聽
過
林
㞒
的C

hok

嗎
？
﹂
八
成
同
行
，
從
同
行
的
收
聽
率

來
反
映
林
㞒
得
金
曲
金
獎
有
沒
有
公
信
力
，
偏
巧
遇
上
陳
奕
迅
影
鬼
馬

chok

相
，
便
成
了
最
佳
報
道
材
料
，
幸
而
陳
奕
迅
愛
玩
形
象
深
入
民

心
，
他
的
所
謂
惹
火
言
論
又
言
之
有
物
，
對
他
沒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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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區
漢
宗

陳奕迅言論惹火？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塞
車
是
內
地
大
城
市
的
弊
病
。

南
京
的
道
路
較
其
他
大
城
市
寬
闊
，
儼
然
有

古
時
大
都
會
的
氣
派
，
相
對
上
海
、
北
京
、
廣

州
，
塞
車
並
不
嚴
重
。

大
除
夕
，
所
有
酒
樓
食
肆
都
告
滿
，
朋
友
只

好
在
一
間
酒
樓
兼
營
的
茶
室
一
角
訂
了
位
置
。
這
頓

飯
吃
得
草
草
。

但
，
席
上
仍
然
有
一
道
河
豚
，—

—

當
然
是
人
工

養
的
，
所
以
古
人
﹁
拚
死
吃
河
豚
﹂
的
氣
概
已
杳

然
，
我
們
吃
得
一
點
也
不
驚
心
動
魄
。

野
生
河
豚
有
劇
毒
，
但
其
肉
鮮
美
柔
嫩
無
比
，
若

處
理
不
慎
，
有
中
毒
之
虞
。

朋
友
說
，
河
豚
魚
肉
含
的
毒
較
小
，
而
卵
巢
、
肝

臟
和
血
液
都
含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三
的
毒
素
。
中
毒
即

可
致
命
。

日
本
吃
河
豚
則
有
㠥
悠
久
的
歷
史
，
幾
乎
成
為
飲

食
文
化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河
豚
魚
加
工
是
十
分
嚴
格

的
，
一
名
合
格
的
河
豚
廚
師
至
少
要
接
受
兩
年
的
嚴
格
培
訓
，

考
試
合
格
以
後
才
能
領
取
執
照
開
張
營
業
。
每
條
河
豚
的
加
工

去
毒
需
要
經
過
三
十
道
工
序
，
一
個
熟
練
廚
師
也
要
花
二
十
分

鐘
才
能
完
成
。

近
年
內
地
倏
地
興
起
吃
河
豚
，
待
客
的
大
小
宴
會
，
如
果
沒

有
一
道
燒
河
豚
，
便
有
待
慢
之
意
。

所
以
，
在
南
京
，
不
論
大
小
宴
會
，
都
有
一
道
河
豚
奉
客
。

以
致
有
一
位
朋
友
在
元
旦
中
午
請
吃
飯
，
三
個
人
只
叫
兩
客
河

豚
，
說
河
豚
價
昂
，
他
自
己
不
吃
，
以
盡
奉
客
之
道
。

如
果
我
沒
有
聽
錯
，
他
告
訴
我
一
客
河
豚
，
要
六
百
多
元
人

民
幣
。

後
來
我
在
一
家
五
星
級
酒
店
酒
樓
的
餐
牌
上
特
別
留
意
到
，

一
道
紅
燒
河
豚
為
人
民
幣
一
百
六
十
多
元
，
對
港
人
來
說
，
並

不
太
貴
，
也
許
在
當
地
的
消
費
水
平
而
言
，
已
昂
貴
得
多
了
。

主
人
誠
意
拳
拳
，
每
頓
飯
都
吃
河
豚
，
結
果
一
見
到
河
豚
，

已
有
條
件
反
射
，
愈
吃
到
後
來
愈
倒
胃
。

怪
不
得
主
人—

—

中
國
人
太
好
客
。
他
侍
奉
遠
道
客
人
，
要
表

現
出
最
大
的
誠
意
，
當
然
要
吃
得
最
好
、
最
名
貴
的
了
，
至
於

客
人
感
覺
如
何—

—

是
否
喜
愛
，
那
已
不
是
主
人
之
過
了
。

記
得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第
一
次
到
台
灣
，
一
位
出
版
界

的
朋
友
宴
客
，
告
訴
我
，
這
家
酒
樓
最
名
貴
的
是
鰣
魚
。
他
還

告
訴
我
，
鰣
魚
之
所
以
價
值
不
菲
，
是
由
香
港
輾
轉
入
口
。

我
堅
決
反
對
，
理
由
是
香
港
吃
鰣
魚
不
難
，
不
必
跑
到
寶
島

來
吃
，
心
裡
暗
忖
，
鰣
魚
一
上
水
便
活
不
了
，
從
內
地
運
到
香

港
再
運
台
北
，
費
時
曠
日
，
這
道
鰣
魚
就
算
大
廚
如
何
高
明
，

也
決
做
不
出
美
味
來
。

況
且
這
位
出
版
界
朋
友
手
頭
並
不
寬
裕
，
卻
以
慷
慨
、
大
方

出
名
，
我
是
執
意
反
對
的
。
但
是
，
朋
友
還
是
執
意
不
聽
，
堅

持
叫
了
鰣
魚
。
結
果
，
這
條
鰣
魚
肉
質
已
有
點
霉
，
我
吃
了
一

口
，
便
不
敢
舉
筷
了
。
主
人
事
後
告
訴
我
，
這
道
鰣
魚
時
值
台

幣
六
千
多
元
，
三
十
年
前
港
幣
二
千
多
元
。

我
簡
直
心
疼
極
了
。

風
氣
既
形
成
，
已
難
以
改
變
了
。
十
多
年
前
，
記
得
有
一
次

在
北
京
，
一
位
當
地
的
大
書
商—

—

以
承
包
出
版
社
書
號
出
書
賺

大
錢
的
個
體
戶
，
熱
情
得
不
得
了
，
非
要
請
我
吃
飯
，
結
果
開

了
近
二
個
鐘
頭
的
車
︵
加
上
一
半
時
間
花
在
塞
車
上
︶，
到
了
一

家
名
店
。
他
說
是
專
吃
河
豚
的
食
店
。

那
時
吃
河
豚
還
沒
有
那
麼
流
行
，
他
為
每
人
叫
了
一
大
客
大

河
豚
︵
當
然
是
人
工
養
︶，
起
碼
一
斤
重
。
吃
了
這
條
河
豚
︵
做

得
並
不
怎
樣
︶
後
，
再
來
的
菜
餚
恁
地
吃
不
下
了
。

這
叫
奉
命
吃
河
豚
。

︵︽
金
陵
去
來
︾
之
三
︶

奉命吃河豚
彥　火

琴台
客聚

洪
門
對
抗
日
有
功
，
蔣
介
石

北
伐
起
事
時
，
拜
江
南
青
幫
杜

月
笙
為
入
門
弟
子
，
也
和
早
期

反
清
復
明
之
幫
會
有
千
絲
萬
縷

關
係
，
因
此
對
洪
門
一
直
和
諧

共
存
。
洪
門
在
香
港
是
﹁
三
合
會
黑

社
會
組
織
﹂，
老
一
輩
香
港
、
珠
三
角

江
湖
中
人
不
少
仍
以
﹁
洪
發
山
兄
弟
﹂

互
稱
，
洪
門
在
台
灣
迄
今
仍
是
合
法

組
織
，
當
然
如
今
已
式
微
至
只
剩
一

些
老
殘
之
輩
。

﹁
洪
門
﹂
在
美
國
招
聘
﹁
賣
豬
仔
過

金
山
﹂
建
太
平
洋
鐵
路
之
年
代
，
在
美

國
組
成
了
﹁
安
良
堂
﹂
協
助
保
護
僑
胞

兄
弟
，
延
展
到
今
天
，
﹁
安
良
﹂
和

﹁
協
勝
﹂
兩
個
﹁
堂
口
﹂
仍
在
紐
約
、

三
藩
市
等
大
埠
有
地
盤
有
組
織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末
期
筆
者
在
紐
約
做
黑
工

年
代
，
曾
應
﹁
安
良
堂
﹂
當
屆
總
理
，

即
堂
主
賴
國
富
之
邀
任
堂
下
﹁
華
青
會
﹂

之
螳
螂
拳
義
務
教
練
，
也
因
此
曾
被
視

為
堂
口
中
人
，
對
該
堂
歷
史
在
老
叔
父

口
述
下
得
知
一
二
，
原
來
現
被
視
黑
幫
社
團
中
人

之
﹁
安
良
堂
﹂
和
共
產
黨
曾
有
千
絲
關
係
。

清
末
大
批
華
工
過
美
國
年
代
，
﹁
安
良
堂
﹂
堂

主
是
台
山
人
司
徒
美
堂
，
一
位
愛
國
之
熱
血
男

兒
。
一
九
三
二
年
日
本
發
動
侵
華
，
十
九
路
軍
廣

東
兵
由
蔡
廷
鍇
指
揮
在
上
海
死
守
四
行
倉
庫
，
司

徒
美
堂
在
美
東
西
岸
發
動
安
良
子
弟
大
力
籌
募
抗

日
款
項
支
援
，
十
九
路
軍
後
來
被
蔣
介
石
調
去
剿

共
，
蔡
廷
鍇
抗
命
揮
軍
入
福
建
會
合
共
產
黨
組
軍

之
部
隊
，
共
組
蘇
維
埃
抗
日
根
據
地
，
事
敗
蔡
廷

鍇
㟃
台
山
籍
一
家
逃
美
，
全
程
由
司
徒
美
堂
率

﹁
安
良
堂
﹂
子
弟
貼
身
護
衛
。
日
軍
投
降
，
中
共
立

國
後
接
蔡
廷
鍇
返
國
，
司
徒
美
堂
送
至
三
藩
市
碼

頭
，
江
湖
義
氣
延
續
到
現
代
，
阿
杜
有
幸
在
此

﹁
安
良
堂
﹂
教
過
拳
而
沾
上
點
邊
。

七
二
年
阿
杜
返
港
後
，
早
年
體
顧
小
弟
之
﹁
舊

老
細
﹂﹁
安
良
堂
﹂
主
賴
國
富
因
販
運
武
器
罪
被

FB
I

逮
捕
判
了
甚
長
刑
期
，
筆
者
在
港
看
到
消
息
，

知
昔
日
﹁
洪
門
﹂
大
勢
已
盡
，
世
界
已
走
完
一
個

階
段
矣
，
面
對
早
年
前
輩
之
義
舉
反
清
反
帝
抗
日

衛
國
等
等
烽
火
歲
月
，
仍
有
吾
生
也
晚
之
嚮
往

也
。

廣東子弟
阿　杜

杜亦
有道

如
果
一
個
人
一
生
問
心
無
愧
，
但
子

孫
卻
犯
下
了
彌
天
大
錯
，
人
生
應
如
何

走
下
去
？

最
近
看
了
朋
友
熱
情
推
介
的
韓
國
電

影
︽
詩
︾︵
好
像
有
人
翻
譯
成
︽
生
命
之

詩
︾︶，
乃
名
導
李
滄
東
的
作
品
。
情
節
講
述

清
貧
的
老
婆
婆
辛
苦
把
沒
有
父
母
照
顧
的
孫

兒
養
大
，
不
料
孫
兒
卻
聯
同
五
位
男
生
，
長

時
間
把
女
同
學
輪
姦
，
逼
得
女
生
最
後
自
殺

收
場
。
最
慘
的
還
是
其
餘
五
名
男
生
的
家
長

為
了
保
護
兒
子
，
決
定
聯
同
怕
醜
事
外
揚
的

學
校
隱
瞞
真
相
，
老
婆
婆
除
了
要
為
孫
兒
張

羅
用
作
令
受
害
者
家
人
保
持
沉
默
的
賠
償

金
，
還
要
在
愧
疚
及
應
否
舉
報
自
己
的
孫
兒

這
痛
心
的
決
定
上
苦
苦
掙
扎
。

看
罷
這
電
影
，
我
不
禁
反
問
自
己
，
學
佛
修
行
教
我

們
潔
身
自
愛
，
但
若
是
兒
子
或
後
人
犯
下
如
此
嚴
重
的

錯
，
內
心
所
烙
下
深
深
的
罪
疚
感
，
我
們
又
應
如
何
面

對
？
如
何
處
理
？
其
實
，
這
兩
年
間
我
對
這
課
題
感
受

特
深
，
皆
因
過
去
替
不
少
剛
誕
下
小
生
命
的
朋
友
一
家

算
命
時
，
發
現
本
來
生
活
幸
福
得
羨
煞
旁
人
的
兩
小
口

子
，
由
於
小
生
命
多
病
、
任
性
或
頑
劣
等
種
種
原
因
，

令
家
庭
生
活
變
得
難
有
寧
日
，
看
見
如
此
的
將
來
，
怎

不
教
人
黯
然
神
傷
？

曾
在
網
上
聽
高
僧
說
過
，
子
女
是
為
了
四
個
目
的
而

來
：
還
債
、
討
債
、
還
恩
、
討
恩
，
這
樣
聽
起
來
實
在

有
點
可
怕
，
可
能
到
頭
來
還
是
我
道
行
未
夠
，
未
能
完

全
悟
透
佛
家
中
的
三
世
因
果
。
︽
詩
︾
這
套
電
影
又
如

何
解
答
這
些
問
題
呢
？
為
免
破
壞
各
位
的
戲
癮
，
我
在

此
不
透
露
劇
情
了
，
只
能
說
這
位
婆
婆
的
處
理
手
法
，

有
我
欣
賞
及
極
不
贊
同
的
地
方
，
我
只
想
點
出
她
能
在

面
對
種
種
困
境
下
，
仍
堅
持
學
習
寫
詩
，
因
為
詩
的
作

用
，
是
為
了
發
掘
及
傳
頌
人
生
的
美
好
，
她
能
如
此
盡

力
去
欣
賞
生
命
光
輝
的
一
面
，
這
種
精
神
非
常
值
得
我

們
好
好
學
習
！

兒孫債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諱
就
是
顧
忌
，
需
要
避

開
。
過
年
時
節
，
有
很
多
避

諱
，
如
今
過
完
年
了
，
都
可

以
免
去
了
。
比
如
我
們
家
，

年
廿
八
一
定
要
洗
澡
，
以
前

過
年
期
間
雖
然
有
新
衣
服
新
鞋
子

穿
，
但
不
能
提
鞋
這
個
字
，
因
為

粵
音
的
鞋
有
唉
聲
嘆
氣
的
意
思
。

年
初
三
以
前
也
不
能
動
剪
刀
等
利

器
，
就
算
是
剪
指
甲
也
不
成
。

除
夕
當
天
要
煎
一
條
魚
，
但
不

能
吃
，
以
示
有
餘
。
記
得
有
一
年
除
夕
，
全

家
在
外
面
吃
飯
，
看
到
飯
館
的
淡
水
魚
缸
裡

養
了
一
條
鯉
魚
，
很
想
吃
，
便
要
店
裡
紅

燒
。
內
人
提
醒
這
天
不
能
吃
魚
，
沒
有
理

會
。
結
果
是
，
喉
嚨
裡
卡
了
魚
刺
，
折
騰
了

一
晚
才
拿
出
來
，
從
此
，
就
真
的
除
夕
避
諱

不
吃
魚
了
。

古
代
常
常
要
避
皇
帝
的
諱
，
因
此
事
事
都

要
小
心
，
比
如
薯
蕷
這
種
食
物
，
因
為
要
避

宋
英
宗
名
字
趙
曙
的
曙
薯
同
音
，
改
了
名
字

叫
山
藥
。
中
國
二
十
四
節
氣
裡
的
驚
蟄
，
本

來
叫
啟
蟄
，
因
為
漢
景
帝
的
名
字
是
啟
，
所

以
立
春
、
雨
水
之
後
就
成
了
驚
蟄
。
觀
世
音

在
唐
朝
時
不
能
那
樣
叫
，
只
能
叫
觀
音
，
因

為
唐
太
宗
是
李
世
民
。

更
絕
的
是
，
皇
帝
名
字
要
避
諱
，
連
家
中

祖
先
的
名
字
，
也
有
人
要
避
諱
。
寫
過
﹁
我

有
辭
鄉
劍
，
玉
峰
堪
截
雲
。
襄
陽
走
馬
客
，

意
氣
自
生
春
。
朝
嫌
劍
花
淨
，
暮
嫌
劍
光

冷
。
能
持
劍
向
人
，
不
解
持
照
身
。
﹂
的
唐

朝
詩
人
李
賀
，
他
的
父
親
名
﹁
晉
肅
﹂，
和
進

士
的
發
音
相
近
，
妒
忌
他
才
華
的
人
便
以
避

諱
為
理
由
，
阻
止
他
參
加
進
士
的
考
試
。
韓

愈
還
不
平
地
作
了
︽
諱
辯
︾
一
文
說
：
﹁
父

名
晉
肅
，
子
不
得
舉
進
士
，
若
父
名
仁
，
子

不
得
為
人
乎
？
﹂

還
有
人
的
先
祖
名
字
中
有
個
溫
字
，
請
客

的
酒
菜
都
不
能
溫
熱
，
客
人
說
為
何
不
把
酒

溫
一
溫
時
，
就
會
淚
流
滿
面
。
這
樣
的
避

諱
，
是
不
是
太
過
矯
情
？

好
在
時
代
已
過
，
年
節
已
過
，
所
有
的

諱
，
都
可
以
不
避
了
。

諱
興　國

隨想
國

每
年
年
初
屬
不
同
業
界
的
回
顧
及

整
理
黃
金
期
，
早
陣
子
香
港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的
獎
項
也
公
佈
了
。
歷
時
八

個
多
小
時
的
討
論
，
這
一
年
算
是
可

以
較
為
平
均
地
涵
蓋
到
各
獎
項
及
片

目
的
不
同
範
疇
。
當
然
，
任
何
獎
項
都
是

集
體
意
志
的
成
果
，
最
後
的
名
單
肯
定
不

可
能
與
自
己
的
心
頭
好
完
全
吻
合
，
在
此

不
妨
提
出
己
見
作
參
詳
對
照
。

今
年
的
最
佳
電
影
是
︽
桃
姐
︾，
個
人
而

言
稍
有
保
留
，
說
得
直
接
一
點
是
導
演
無

力
駕
馭
劉
德
華
所
致
。
︽
桃
姐
︾
失
手
的

地
方
，
全
與
劉
德
華
的
角
色
有
關
，
角
色

由
木
訥
寡
言
、
以
至
衣
不
稱
時
，
都
可
以

忽
然
之
間
變
臉
成
嘴
甜
舌
滑
、
入
時
俊
逸

的
另
一
人
，
與
劇
中
細
緻
入
微
且
現
實
氣

息
濃
烈
的
老
人
院
場
景
構
成
極
大
反
差
。

美
中
不
足
溢
於
言
表
，
由
是
令
我
對
此
稍
為
卻
步
。

個
人
心
水
是
姜
文
的
︽
讓
子
彈
飛
︾，
過
去
在
香
港

電
影
評
論
的
獎
項
中
，
香
港
性
都
是
備
受
重
視
及
關

注
的
元
素
，
姜
文
作
品
自
屬
此
例
之
外
。
然
而
對
我

來
說
，
姜
文
於
此
盡
顯
飛
揚
跋
扈
的
聰
明
才
智
，
更

難
得
的
是
大
家
都
明
白
他
出
入
於
藝
術
與
商
業
範

疇
，
竟
然
也
可
游
刃
有
餘
恍
如
隨
意
門
隨
身
，
我
明

白
不
是
所
有
人
都
可
接
受
他
的
奇
想
及
高
高
在
上
的

敘
事
策
略
，
但
於
當
世
華
語
電
影
系
譜
中
絕
對
是
一

株
奇
葩
，
我
也
珍
惜
︽
讓
子
彈
飛
︾
可
以
成
為
﹁
香

港
電
影
﹂
候
選
作
品
的
難
能
可
貴
機
會
，
是
以
一
直

也
以
此
為
首
選
。
現
在
失
落
最
佳
電
影
，
卻
得
回
最

佳
導
演
，
對
我
來
說
也
未
嘗
不
屬
補
償
安
慰
。

葉
德
嫻
奪
女
主
角
當
然
別
無
異
議
，
但
我
想
指
出

莫
文
蔚
才
是
最
教
人
肝
腸
寸
斷
的
遺
珠
。
我
所
指
的

是
她
背
負
︽
食
神
︾
的
悲
情
烈
女
，
到
置
身
於
︽
西

遊
記
︾
系
譜
下
來
一
次
性
別
及
時
代
易
位
重
構
，
可

說
是
最
後
一
名
﹁
港
女
﹂︵
褒
義
︶
的
銀
幕
呼
喚
。
我

當
然
明
白
劉
鎮
偉
的
江
郎
才
盡
人
盡
皆
知
，
但
過
去

如
︽
越
光
寶
盒
︾
的
﹁
嘗
試
﹂，
均
充
分
反
映
出
內
地

演
員
掌
握
不
到
悲
喜
難
分
的
精
神
境
界
。
所
以
演
員

常
只
顧
以
漫
畫
化
的
演
技
去
突
出
佯
狂
一
面
，
而
忽

略
背
後
的
悲
情
往
往
才
是
主
菜
所
在
。
莫
文
蔚
是
當

今
極
少
數
可
以
拿
捏
到
此beat

的
一
人
，
在
香
港
中
生

代
及
年
青
女
演
員
凋
零
的
日
子
中
，
更
加
惹
人
憐

愛
。 我的評論大獎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蓮麻坑村集旖旎風光與歷史文物於一身，香港應
該另立一條史蹟徑，景點加入白泥碉堡、仿照孫中
山故居而建的蓮麻坑葉定仕故居等，這將成為香港
生態和史蹟結合的特色旅遊。
香港曾在思想、組織、軍事和財政等方面對辛亥

革命運動產生過全方位的影響，它是孫中山革命思
想的產生之地，是革命黨人建立革命組織、發動武
裝起義、從事革命宣傳和籌集革命經費的重要基
地，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去年
歲末，在香港新界打鼓嶺蓮麻坑村，孫中山銅像揭
幕暨葉定仕故居重修開放慶典，四、五百嘉賓和近
百原居民齊聚，舞龍舞獅，還舉行盛大的盆菜宴，
共同緬懷葉定仕追隨孫中山毀家紓難的感人事跡，
使這個安謐的小村，再度走入歷史的視野。

葉定仕追隨孫中山毀家紓難
蓮麻坑村地處香港與深圳之間邊境禁區，香港居

民需持政府警務處特批的通行證進入。這是一個被
群山環抱的小村落，它背後是深圳梧桐山，與內地
邊境只有數十米的距離，村前一灣小河汩汩流入深
圳河，村後茂密的風水林，蔭蔽㠥排列整齊的客家
村屋。村內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葉定仕故居，令
蓮麻坑村成為充滿傳奇的美麗地方。該村剛修復的
葉定仕故居前，豎起一尊孫中山銅像，這是香港新
界圍村唯一一座孫中山銅像。這座孫中山銅像，是
由蓮麻坑村民集資鑄造的。
葉定仕故居建於1908年，外觀仿照孫中山的中山

翠亨村故居，糅合了中西建築風格，以青磚及木材
建造為主。長期以來，葉定仕故居一度荒廢，幾乎
傾頹。為彰顯葉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港府2009年斥
資約千萬元開展修葺工程，蓮麻坑村原居民及熱心
人士早前集資，在內地重金打造孫中山銅像安放故
居之前。去歲末葉定仕故居舉行開放典禮暨孫中山
銅像揭幕典禮，主禮嘉賓孫中山海外基金會名譽主

席孫國良表示，葉定仕乃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多次
起義推翻千年帝制，功不可沒。葉定仕三子葉瑞山
簡介說，因先父無私追隨孫中山推動革命，既是中
華會所及同盟會中堅分子，更兩度傾家蕩產推動革
命，最終落得身無長物，甚至餓死家中，希望故居
可讓世人知道先父革命事㢌。

一生傳奇　千金散盡
葉定仕故居名列本港法定古蹟，最大的意義在於

彰顯了葉定仕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事跡。葉定仕的事
跡鮮為人知，一是因為暹羅（今泰國）同盟會會員
在民國初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把整份會員名單投進
上海黃浦江中，以免名單落入袁世凱手中；二是由
於1947年泰國中華會館大火，所有資料盡燬。細聽
葉瑞山介紹其父事跡，葉定仕的形象和事跡才顯明
於世。
葉定仕1895年到暹羅謀生，初為裁縫學徒，後開

辦服裝廠。由於工作勤奮、手工嫻熟，深受皇室賞
識。暹羅公主更對葉氏萌生愛意，1905年下嫁於
他。葉氏深得軍方信任，承包暹羅軍隊的服裝生
產，得以累積財富、地位崇高。1907年，孫中山建
立同盟會暹羅分會，葉定仕出任會長，儀式由孫中
山親自主持。葉定仕慷慨支援革命經費，暹羅和越
南華僑為歷次革命共捐款8萬多元，葉氏佔了其中
的1萬1000元。葉氏更派出300多人參加光復兩廣的
工作，辛亥革命成功後，他卻婉拒胡漢民委任他出
任的官職，選擇在廣州經營裁縫店。後來葉氏返回
暹羅，1934年發生排華事件，國皇愛其才，向他提
供官職以保財富，豈料葉氏以中國人不為異國官為
由拒絕國皇的好意，以致土地被奪。1936年，葉氏
返回香港蓮麻坑故居，大宅是1908年倣照中山先生
的翠亨村故居而建成的。幾年後香港淪陷日寇，葉
氏早已千金散盡不復來，一家六口每天只獲配給一
斤米，他難抵飢餓，1943年餓死在大宅內。

百年辛亥，蒼茫中華，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改變
了中國命運。回顧歷史，一個個先烈的身影重現在
人們眼前，他們可歌可泣的事㢌感人肺腑、蕩氣迴
腸。葉定仕一生為辛亥革命散盡家財，最後因無財
而餓死香港蓮麻坑，身為中國能不記得如此義人
嗎？葉定仕後人為開啟「百年塵封歷史」，近年在
海外多方蒐集史料，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葉
定仕的形象才彰顯於世。葉定仕孫女葉淩是畫家、
工藝美術師，但為弘揚香港的革命歷史，擔任東江
縱隊紀念網站總編輯。東江縱隊孤懸敵後，在處於
敵偽與頑軍夾擊的艱苦環境中，成為華南敵後抗戰
的中流砥柱，威震南粵，蜚聲海外，譜寫了中國人
民抗日戰爭的壯麗篇章，其彪炳史跡在東江縱隊紀
念網站可一一瀏覽。葉氏幾代對中國革命的拳拳之
心，令人感動。

可發展生態和史蹟旅遊
蓮麻坑村北靠深圳梧桐山國家公

園，南接八仙嶺郊野公園，中間沒有
城市阻隔，形成僅餘一條由內地至香
港的生態走廊，生態價值甚高。蓮麻
坑的風水林及次生林為「生態熱
點」，森林中曾發現橙頭地鶇、赤
麂、果子狸、野豬、七間狸、針毛鼠
等。次生林中亦首次於香港境內發現
麥氏桫欏（ G y m n o s p h a e r a
metteniana），林中亦可以看到受保護
的蕨類植物黑桫欏。研究顯示當地的
低地河澗淡水生境仍然健全。蓮麻坑
村前的小河有多種淡水魚類，其中更
有較罕見的南方波魚；一些罕見物種
如香港後稜蛇和三種香港的飛蛾特有
品種，都在蓮麻坑發現。旖旎的風
光，多樣的生態，蓮麻坑村發展生態

旅遊極具潛力。
蓮麻坑村不僅出了一位革命英雄葉定仕，毀家紓

難，無私支持革命活動，而且在日佔時期，日軍窺
覬蓮麻坑村礦產，村人三打蓮麻坑礦山，終成功擊
退日軍。蓮麻坑村集旖旎風光與歷史文物於一身，
香港應該另立一條史蹟徑，景點加入白泥碉堡、仿
照孫中山故居而建的蓮麻坑葉定仕故居等。蓮麻坑
村發展歷史文物旅遊，內涵豐富。
香港仍藏有很多革命遺產，只得一條中環史蹟徑

並不足夠。港府於2008年發表「邊境禁區土地規劃
研究」，建議將蓮麻坑剔出禁區範圍之外，並活化
區內包括葉定仕故居的古蹟，冀以點、線、面方
式，把具文化遺產價值的建築物串連發展生態旅
遊，鼓勵非政府組織把空置屋宇及已荒廢學校發展
作度假營，並設立文物徑，將附近的古蹟連接起
來，促進旅遊，這將成為香港生態和史蹟結合的特
色旅遊。

蓮麻坑村：集旖旎風光與史蹟於一身

■蓮麻坑村的葉定仕故居。 網上圖片


